
已
列
為
古
蹟
的
前
中
區
警
署﹁
大
館﹂

外
牆
坍
塌
，
活
化
工
程
會
否
受
阻
？
這
幢

有
一
百
五
十
年
歷
史
的
建
築
物
，
結
構
如

何
還
需
仔
細
勘
測
。

每
次
走
在
中
區
荷
李
活
道
上
，
總
被
這

幢
希
臘
巨
柱
建
築
物
所
吸
引
。
數
年
前
還
未
開

始
活
化
工
程
，
有
幸
跟
隨
古
物
古
蹟
導
賞
員
，

進
入
已
列
為
法
定
古
蹟
的
前
中
區
警
署
，
連
同

前
中
央
裁
判
司
署
及
前
域
多
利
監
獄
三
組
建
築
群

參
觀
。
記
得
參
觀
拘
留
室
時
，
那
股
潮
霉
陰
森
的

氣
味
、
總
部
大
樓
塵
封
的
華
麗
、
監
倉
還
算
通
風

的
禁
閉
…
…
這
組
法
定
古
蹟
群
，
既
有
華
麗
的
身

影
，
亦
有
沉
重
的
殖
民
史
，
我
們
進
入
時
光
隧

道
，
追
尋
歷
史
的
蹤
跡
，
可
謂
百
般
滋
味
。

香
港
警
隊
成
立
在
一
八
四
四
年
，
而
香
港
首

座
警
察
總
部
則
建
於
一
八
六
四
年
，
就
是
我
們

今
天
所
說
的
舊
中
區
警
署﹁
大
館﹂
。
這
裡
是

香
港
最
早
期
的
法
治
中
心
，
集
執
法
、
司
法
及

刑
法
於
一
身
的
地
方
，
由
調
查
、
拘
禁
、
審
判

至
囚
禁﹁
一
條
龍﹂
，
即
是
說
，
當
年
犯
事
之
後
進
入
了

﹁
大
館﹂
，
在
內
裡
審
判
兼
坐
監
，
完
全
不
需
押
解
程

序
。舊

中
區
警
署
是
屬
於
愛
德
華
時
期
的
建
築
設
計
，
有
散

熱
的
遊
廊
，
屋
頂
設
有
採
光
老
虎
窗
，
面
向
荷
李
活
道
一

方
，
有
威
嚴
的
希
臘
巨
柱
，
背
面
內
向
廣
場
，
則
採
用
溫

馨
的
紅
磚
白
牆
。
一
九
五
四
年
總
部
遷
往
灣
仔
軍
器
廠
街

新
樓
，
顯
赫
一
時
的﹁
大
館﹂
降
級
為
港
島
區
總
部
，
後

來
更
只
作
為
中
區
警
署
，
二
零
零
四
年
完
成
歷
史
任
務
。

香
港
最
早
期
的
警
察
主
要
分
三
類
，
英
籍
、
印
籍
和
華

籍
。
英
籍
和
印
籍
警
員
是
佩
槍
，
華
籍
警
員
是
佩
棍
的
。

殖
民
者
倚
重
印
警
，
因
為
印
度
很
早
就
是
英
國
殖
民
地
，

印
警
會
講
英
文
，
與
統
治
者
容
易
溝
通
，
印
警
又
生
活
在

熱
帶
，
比
較
刻
苦
，
更
重
要
是
印
警
不
會
與
華
人
串
通
。

這
古
蹟
群
的
另
一
個
重
點
是
域
多
利
監
獄
，
是
香
港
第

一
座
監
獄
，
以
花
崗
岩
耐
用
石
材
所
建
的
監
獄
，
顯
得
森

嚴
牢
固
，
早
年
香
港
人
口
不
多
，
罪
犯
、
政
治
犯
共
處
一

牢
，
如
越
共
主
席
胡
志
明
在
香
港
活
動
時
、
詩
人
戴
望
舒

在
香
港
淪
陷
時
，
都
在
域
多
利
監
獄
有
過
他
們
的
身
影
。

時
移
世
易
，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
域
多
利
監
獄
降
為
扣

押
等
候
判
刑
的
犯
人
，
或
收
押
等
候
遣
返
原
居
地
和
遞
解

出
境
的
非
法
入
境
者
，
八
十
年
代
收
容
越
南
船
民
，
直
至

二
零
零
五
年
停
止
運
作
。

「大館」的風采

我
和
男
友
相
愛
多
年
，
因
為
彼
此
都
是
老
派

的
人
，
所
以
並
未
像
新
時
代
的
戀
人
般
在
婚
前

同
居
。
不
在
一
起
的
時
候
，
我
們
也
一
樣
跟
隨

潮
流
，
每
天
通
過
時
下
最in

的
微
信
溝
通
聯

繫
。

多
年
來
我
們
之
間
僅
有
的
幾
次
矛
盾
都
起
源
於
網

絡
上
的
談
話
。
每
次
都
是
我
說
的
話
激
起
他
的
怒

火
，
他
繼
而
隔
着
屏
幕
發
飆
，
一
路
狂
奔
到
分
手
的

邊
緣
，
若
不
是
我
每
次
都
及
時
剎
車
，
胡
亂
地
先
向

他
道
歉
，
兩
個
人
分
分
鐘
就
此
了
斷
，
讓
所
有
的
恩

愛
煙
消
雲
散
。

每
當
兩
個
人
冷
靜
下
來
後
反
省
矛
盾
產
生
的
原
因

時
，
都
不
禁
啞
然
失
笑
：
其
實
，
幾
乎
每
次
都
是
因

為
在
網
絡
上
的
對
話
，
僅
僅
依
靠
文
字
，
在
屏
幕
上

看
不
到
對
方
的
表
情
，
同
一
句
話
說
出
來
，
對
方
在

不
同
的
心
境
下
看
到
的
含
義
不
一
樣
，
便
形
成
了
不

同
的
理
解
，
在
我
或
許
是
一
句
溫
柔
的
關
心
，
發
到

他
那
邊
變
成
了
冷
淡
的
嘲
諷
，
於
是
便
有
了
一
次
次

的
誤
解
。

幾
次
以
後
，
我
和
男
友
達
成
了
共
識
，
在
網
上
說

話
必
須
要
附
帶
表
情
符
號
，
若
是
遇
到
重
要
的
事

情
，
或
者
寫
一
封
郵
件
詳
細
地
敘
述
，
或
者
即
便
是

在
途
中
要
堵
上
幾
個
小
時
的
車
，
也
要
見
面
才
談
，

絕
不
要
在
鍵
盤
上
敲
來
敲
去
，
讓
按
鍵
代
替
彼
此
的

交
流
。

也
有
一
些
彼
此
間
不
夠
了
解
的
朋
友
因
為
網
絡
上
的
交
流
不

暢
而
漸
行
漸
遠
。
當
然
，
也
有
的
通
過
鍵
盤
在
網
上
交
流
得
很

順
暢
，
但
離
開
網
絡
一
見
面
，
便﹁
見
光
死﹂
，
這
也
是
網
絡

時
代
交
友
的
永
恆
插
曲
。

我
的
舅
父
生
前
是
一
位
在
內
地
小
有
名
氣
的
書
法
家
，
他
曾

教
過
我
一
句
話
：﹁
書
法
是
寫
字
，
但
寫
字
不
一
定
是
書

法
。﹂
他
懂
電
腦
，
但
從
不
用
電
腦
寫
字
，
但
凡
需
要
親
筆
寫

的
文
字
必
用
毛
筆
，
若
是
在
家
中
寫
字
，
必
定
要
研
墨
而
寫
。

舅
父
說
，
書
法
需
要
花
時
間
，
當
你
用
心
，
用
時
間
去
研
出

的
墨
，
寫
出
的
字
是
溫
潤
的
，
細
膩
的
，
能
夠
讓
人
視
之
感
覺

溫
暖
。
而
用
鍵
盤
無
論
如
何
都
是
冰
冷
的
，
敲
打
出
字
，
可
以

迅
速
用
機
器
打
印
出
來
，
速
度
雖
快
，
兩
者
卻
是
天
壤
之
別
。

再
者
，
後
者
會
隨
着
時
間
的
流
逝
變
得
淺
淡
模
糊
，
而
耐
心
研

墨
寫
在
宣
紙
上
的
字
，
卻
能
經
受
時
間
的
考
驗
，
千
年
不
變
。

當
然
，
舅
父
所
說
的
在
書
法
和
寫
字
之
外
的
本
意
是
，
無
論

何
時
何
事
，
都
可
以
慢
一
點
，
再
慢
一
點
。

回
想
起
我
與
男
友
的
爭
吵
和
矛
盾
，
當
然
也
不
止
於
網
絡
上

文
字
交
流
的
誤
會
，
多
少
還
是
不
能
免
俗
地
有
着
在
現
代
都
市

快
節
奏
的
生
活
中
難
以
避
免
的
浮
躁
所
產
生
的
情
緒
，
只
是
，

同
樣
自
負
和
驕
傲
的
我
們
都
不
大
願
意
承
認
。

記
得
我
年
少
的
時
候
曾
經
交
過
幾
個
知
心
的
筆
友
，
彼
此
有

着
共
同
的
愛
好
，
隔
上
一
段
時
間
便
給
對
方
寫
一
封
信
，
信
裡

除
了
說
些
生
活
瑣
事
外
，
大
多
在
談
自
己
對
某
一
本
書
或
是
某

一
部
電
影
的
體
會
。
寫
一
封
信
需
要
斟
酌
許
久
才
肯
下
筆
，
信

寄
出
後
，
等
待
回
信
又
要
癡
癡
地
盼
望
許
久
。
待
郵
遞
員
把
回

信
送
到
手
裡
，
信
封
上
還
帶
着
郵
遞
員
的
體
溫
。
拆
開
來
，
信

上
每
個
人
所
書
寫
的
不
同
的
字
體
，
所
表
達
的
不
同
感
情
自
有

它
們
不
同
的
溫
度
，
連
拆
信
前
的
渴
盼
和
猜
測
都
是
暖
洋
洋

的
。那

時
的
時
間
像
是
一
甕
密
封
的
醪
糟
酒
，
在
等
待
中
自
然
發

酵
成
熟
，
開
封
的
時
候
甜
香
撲
鼻
，
回
味
無
窮
。

前
段
時
間
因
為
給
某
報
寫
一
篇
專
題
稿
，
重
讀
數
遍
木
心
先

生
的
︽
從
前
慢
︾
，
然
後
，
懷
着
一
份
莫
名
的
尊
崇
，
像
進
行

一
種
儀
式
，
把
千
字
的
文
章
，
用
小
楷
細
細
地
寫
了
，
才
打
開

電
腦
，
敲
擊
鍵
盤
錄
入
文
檔
發
給
編
輯
。
延
長
了
寫
作
的
過

程
，
彷
彿
鍵
盤
也
變
得
溫
暖
起
來
。

我
們
不
可
以
改
變
時
代
前
進
的
速
度
，
但
可
以
放
慢
自
己
工

作
和
生
活
的
節
奏
，
可
以
讓
自
己
的
生
活
變
得
悠
閒
一
點
，
可

以
把﹁
日
色
變
得
慢﹂
，
慢
到﹁
一
生
只
夠
愛
一
個
人﹂
。

鍵盤時代的溫度

現
正
播
放
的
內
地﹁
神
劇﹂
︽
琅
琊
榜
︾

據
說
收
視
不
佳
，
電
視
台
當
局
急
忙
救
亡
，

決
定
在
上
周
末
連
續
兩
晚
加
碼
連
播
兩
集
，

滿
足
視
迷
。
這
四
集
的
劇
情
也
更
加
緊
湊
、

精
彩
，
因
為
寧
國
侯
謝
玉
和
梅
長
蘇
︵
代
表

譽
王
︶
從
暗
鬥
走
向
明
爭
，
當
中
的
對
話
很
赤
裸

裸
。因

被
陷
害
而
遭
滅
門
之
災
的
林
殊
經
歷
九
死
一

生
，
醞
釀
十
年
，
以
江
湖
龍
頭
幫
派
江
左
盟
宗
主

梅
長
蘇
的
身
份
入
宮
，
欲
為
當
年
父
親
及
其
領
導

的
七
萬
赤
焰
軍
翻
案
，
藉
機
接
近
三
位
王
子
，
以

謀
士
身
份
遊
走
其
中
，
明
侍
心
狠
手
辣
的
譽
王
，

挑
撥
其
與
昏
庸
的
太
子
爭
位
，
卻
暗
扶
體
恤
民
情

的
靖
王
，
鬥
智
而
非
鬥
勇
，
但
從
梅
長
蘇
向
王
子

們
獻
計
時
對
形
勢
的
分
析
和
所
持
理
由
，
倒
值
今

日
在
辦
公
室
爭
位
者
借
鑑
。

這
些
講
的
雖
是
奪
嫡
權
謀
，
卻
隱
含
不
少
處
世

智
慧
和
做
人
道
理
：
太
正
直
如
靖
王
無
法
上
位
，

要
耍
點
手
段

︱
即
使
最
信
任
的
特
派
心
腹
也
要

防
萬
一
，
將
其
母
親
留
在
廊
州
︵
做
人
質
︶
；
但

做
人
不
要
太
絕
，
還
要
重
諾
言

︱
哪
怕
像
謝
玉

這
樣
的
奸
臣
。
梅
長
蘇
說
，
當
初
把
謝
玉
拉
下
馬

是
因
為
各
為
其
主
，
如
今
對
方
已
成
將
流
放
的

人
，
就
沒
必
要
再
對
付
他
，
卻
可
以
跟
他
做
個
交

易
…
…
所
以
，
內
地
人
形
容
它
是﹁
良
心
古
裝
劇﹂
，
文
質

彬
彬
的
梅
長
蘇
成
為
完
美
的
化
身
。

這
樣
的
主
題
本
來
很
有﹁
普
世
價
值﹂
，
難
怪
韓
國
和
台

灣
也
上
映
，
無
綫
買
它
的
決
定
絕
對
正
確
。
所
謂﹁
水
土
不

服﹂
，
其
實
跟
包
裝
宣
傳
有
關
。
︽
琅
琊
榜
︾
男
女
主
角
飾

演
者
胡
歌
、
王
凱
和
劉
濤
在
內
地
很
紅
，
但
在
港
的
知
名
度

尚
不
夠
。

尤
其
是
第
一
男
主
角
胡
歌
的
個
人
經
歷
跟
梅
長
蘇
有
些

像
。
三
十
出
頭
的
他
早
在
十
年
前
曾
經
歷
車
禍
，
同
車
好
友

喪
命
，
自
己
倖
存
，
卻
毀
了
容
貌
。
而
劉
濤
則
有﹁
娛
樂
圈

第
一
人
妻﹂
之
稱
，
她
在
丈
夫
生
意
破
產
而
意
志
消
沉
時
如

何
扶
持
和
支
持
對
方
的
故
事
也
很
感
人
。
如
果
他
們
來
港
分

享
經
歷
，
一
定
引
起
人
們
的
興
趣
，
從
而
拉
近
和
觀
眾
的
距

離
。以

我
而
言
，
如
果
不
是
早
在
網
上
看
過
此
劇
的
女
兒
推

薦
，
我
也
不
會
特
別
留
意
它
。
然
而
，
韓
劇
︽
太
陽
的
後

裔
︾
的
宣
傳
卻
做
得
很
足
夠
，
它
雖
由
新
開
播
的V

i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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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播
，
但
因
為
男
女
主
角
來
港
，
又
製
造
不
少
拍
攝
花
絮
給
媒

體
報
道
，
尚
未
播
出
，
已
造
成
非
看
不
可
的
懸
念
。

話說《琅琊榜》

親
子
教
育
是
近
年
家
長
關
心
議
題
。

早
在
上
世
紀
七
十
年
代
之
後
，
香
港
發

展
一
日
千
里
，
解
決
了
溫
飽
問
題
，
再

來
自
然
是
提
高
生
活
質
素
。

近
年
，
親
子
教
育
成
了
一
門﹁
專

科﹂
，
坊
間
有
關
親
子
教
育
的
專
刊
與
書
籍

如
雨
後
春
筍
，
而
政
府
及
各
級
學
校
都
開
展

了
一
系
列
的
親
子
宣
傳
活
動
，
這
些
林
林
總

總
都
在
告
知
大
眾
親
子
教
育
的
重
要
性
及
迫

切
性
。

父
母
對
兒
童
的
發
展
最
具
影
響
力
，
深
深

地
影
響
着
孩
子
的
人
格
養
成
與
價
值
觀
建

立
，
大
家
也
知
道
父
母
的
角
色
既
重
要
且
無

法
取
代
，
可﹁
我
們
都
是
當
了
父
母
才
開
始

學
做
父
母﹂
這
樣
的
說
話
仍
然
不
絕
於
耳
。

在
現
今
的
社
會
，
沒
有
做
好
準
備
、
計
劃
，

又
如
何
把
最
好
給
予
孩
子
呢
？
其
實
，
親
子

教
育
應
該
早
從
決
定
要
不
要
成
為
父
母
就
開

始
。
坊
間
的
書
本
資
料
，
並
非
適
用
於
每
個

家
庭
，
不
同
的
家
庭
結
構
，
親
子
教
育
內
容

也
有
所
不
同
，
必
須
因
材
施
教
，
才
能
夠
真

正
的
發
揮
功
效
。
親
子
教
育
並
非
單
是
學

問
、
技
巧
的
傳
授
，
其
真
正
意
義
在
於
讓
下

一
代
了
解
親
子
教
育
真
正
的
意
義
，
讓
他
們
去
選
擇
是

否
成
為
一
個
父
母
，
或
是
已
成
為
父
母
的
，
要
如
何
成

為
更
稱
職
的
父
母
，
這
樣
才
可
為
社
會
培
養
出
更
出
色

的
未
來
社
會
棟
樑
。

今
周
六
︵
十
一
日
︶
上
午
十
時
，
九
龍
婦
女
會
在
優

才
書
院
舉
行﹁
成
龍
、
成
鳳

︱
親
子
教
育
一
席
談﹂

講
座
，
主
講
嘉
賓
包
括
專
欄
作
家
屈
穎
妍
小
姐
、
立
法

會
議
員
梁
美
芬
博
士
及
素
質
教
育
發
展
中
心
總
監
呂
如

意
博
士
，
大
家
如
有
興
趣
，
可
於
以
下
網
址
報
名
出

席
：http://goo.gl/form

s/jLL5g6jdr1

親子教育一席談

友
人
帶
來
一
本
五
月
號
的
︽
澳
門
︾
月
刊
，
內
裡

有
一
則
訊
息
，
標
題
是﹁
第
十
六
屆
澳
門
荷
花

節﹂
，
舉
辦
日
期
是
六
月
十
一
日
至
十
九
日
。
內
文

說
：﹁
每
年
夏
天
，
澳
門
盧
廉
若
公
園
及
氹
仔
龍
環

葡
韻
等
地
，
都
會
舉
辦
荷
花
節
，
荷
塘
景
色
清
幽
雅

致
。
此
外
，
部
分
廣
場
及
主
要
旅
遊
名
勝
亦
會
擺
設
荷
花

盆
栽
，
令
全
城
荷
香
飄
逸
，
令
人
賞
心
悅
目
。﹂

荷
花
有
很
多
別
名
，
古
代
的
其
中
一
個
稱
謂
是
芙
蕖
。

明
清
之
間
的
文
人
李
漁
，
在
︽
閒
情
偶
寄
．
芙
蕖
︾
中
，

道
盡
了
荷
花
的
美
態
。
荷
花
未
開
之
時
，﹁
…
…
點
綴
綠

波
…
…
有
風
既
作
飄
颻
之
態
，
無
風
亦
呈
裊
娜
之
姿
，
是

我
於
花
之
未
開
，
先
享
無
窮
逸
致
矣
。﹂
等
到
荷
花
開

時
，﹁
嬌
姿
欲
滴
，
後
先
相
繼
，
自
夏
徂
秋
，
此
時
在
花

為
分
內
之
事
，
在
人
為
應
約
之
資
者
也
。﹂

李
漁
認
為
，
荷
花
盛
開
，
嬌
豔
欲
滴
，
清
香
飄
逸
，
這
是
荷
花
應

分
之
事
，
但
對
於
我
們
來
說
，
就
必
須
應
約
觀
賞
，
才
不
致
辜
負
大

自
然
的
恩
賜
。

我
們
在
古
代
詩
詞
裡
，
看
到
的
除
了
芙
蕖
之
名
外
，
還
有
紅
蕖
、

紅
菡
萏
、
藕
花
、
君
子
花
、
浮
友
，
都
是
荷
花
的
別
稱
，
不
過
有
本

︽
類
腋
集
覽
︾
卻
稱
荷
花
為
六
月
春
，
這
個
名
字
真
是
妙
絕
之
至
。

想
想
六
月
中
旬
澳
門
舉
辦
荷
花
節
，
就
了
解
六
月
春
名
字
的
原
因

了
。
當
然
古
書
說
的
六
月
是
陰
曆
，
但
李
漁
不
是
說
，
荷
花
是
從
夏

天
一
直
開
到
秋
天
嗎
？

夏
天
香
港
常
吃
到
的
荷
葉
飯
，
那
份
清
香
，
來
自
荷
葉
。
這
是
廣

東
名
菜
之
一
，
廣
東
夏
天
另
一
名
菜
，
香
港
難
得
一
吃
，
就
是﹁
荔

荷
鴨﹂
，
是
用
荔
枝
肉
和
荷
花
花
瓣
配
上
鴨
烹
製
而
成
。
這
道
名

菜
，
不
知
澳
門
荷
花
節
期
間
有
無
食
肆
推
出
？
如
果
有
，
則
六
月
的

澳
門
更
是
必
遊
之
選
了
。

古
時
候
的
冬
衣
都
比
夏
衣
價
昂
，
所
以
有﹁
荷
花
大
少﹂
的
稱

呼
，
這
是
專
門
指
那
些
夏
天
到
各
地
冶
遊
的
少
年
郎
，
他
們
穿
着
的

衣
服
都
華
美
無
比
，
但
一
到
冬
天
，
卻
無
錢
置
買
冬
衣
了
。
如
今
的

羽
絨
衣
便
宜
得
很
，
所
以
，
就
算
穿
得
華
麗
去
觀
荷
，
絕
對
沒
有
人

戲
稱
之
為﹁
荷
花
大
少﹂
了
。

荷花開了

央視舉辦的《中國詩詞大會》深受家人歡迎，
老少三代個個愛看，尤其小孫子，每天只要一放
學，就必定會問：「爺爺，晚上有沒有詩詞大賽
呀？」看他那個猴急相，簡直叫人開懷不已。
他上小學三年級，是我們家的「城四代」。因
為擔心其將來數典忘祖，不知根在何處，甚至也
會像某些所謂「城裡人」般「夢裡不知身是
客」，以精神貴族自居，瞧不起「泥腿子」，鄙
視鄉下人，同時更希望他成人後能有點家國情
懷，不致形同豬狗只知道搵食，其餘一概不管，
早在其上幼兒園之前，我就開始有意識地培養他
的故鄉情結和人文興趣，選些教導勤儉和抒寫鄉
愁的唐詩教他背誦，如李紳的《憫農》、李白的
《靜夜思》、岑參的《逢入京使》、李益的《夜
上受降城聞笛》、崔顥的《黃鶴樓》、賀知章的
《回鄉偶書》、張繼的《楓橋夜泊》等，皆已讓
他背得滾瓜爛熟。上幼兒園後，那裡的老師也教
他背過一些。念小學後，背誦古詩詞更是他的必
做功課之一。如今，包括6冊語文課本的48首古
詩詞在內，他已能熟練背出近百首了。
這當然算不得什麼，我更感興趣的是他背誦古
詩詞的變化，即由囫圇吞棗到似懂非懂，再由似
懂非懂到搖頭晃腦，進而字正腔圓，聲情並茂。
這個並非一朝一夕得來的變化，說明他多少有點
開竅。這貨頗洋洋自得，常嘲笑我的背誦不如
他，「瞧瞧，你背的叫什麼呀！乾巴巴的，沒一
點感情，字都認不到，節奏也不對！」聽着這傢
伙的批評，我欣慰不已。這不正是杜甫《春夜喜
雨》裡的「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嗎？
他急着要看詩詞大會，當然是想憑着這點小本
錢，去跟詩詞大賽的選手及「百人團」過過招。

說白了，也就是去顯擺顯擺。
然而，從家長們發到「群」裡的視頻看，他的
背誦在班裡並不算拔尖，比他背得好的大有人
在。這裡固然有天資差異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恐
怕還是人家下的工夫比我大，比我多，甚至比我
早。
這樣說並非毫無根據。
唐詩宋詞乃中國文壇雙峰，既美輪美奐，又獨
步天下，堪稱東土大唐之國粹。但是，它又不像
國粹京劇那樣受方言區域的影響大（很多從小生
活在南方方言區的人聽不懂京劇），因此其普及率
遠在京劇之上。古往今來，地無分南北，人無分
老少，誰不會背兩句呢？尤其現今的年輕父母
們，最起碼也有個高中學歷，要說唐詩宋詞，未
必比我這個專學中文的知道得少。
其次，唐詩宋詞雅俗共賞，膾炙人口，對中國
人的思想、性格、心理、節操、情感的影響，實
在難以估量。不說文人墨客之類的飽學之士了，
單就我等粗通文墨的布衣草民而言，誰個沒多多
少少受其潛移默化的熏陶影響？
「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但使龍城飛
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駕長車，踏破賀蘭
山缺」、「未得報恩不得歸」、「雞聲茅店月，
人跡板橋霜」、「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
「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十年
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人說「詩言
志，詞抒情」，詩詞中那壯懷激烈、氣吞河山的
英雄氣概；那前赴後繼、捨生忘死的報效精神；
那義無反顧、矢志不渝的思想境界；那蔑視權
貴、鄙夷世俗的士人風骨；那不着鉛華盡得風流
的優美畫面；那直抵人心、韻味無窮的精美語

言；那真摯細膩、溫柔婉約的動人情感，誰個不
為之傾倒？又感染過多少代人？可以說，不獨老
朽，包括天下家長在內，喜愛唐詩宋詞的中國人
何止千萬！
第三，唐詩宋詞曠世經典，日常生活中被廣泛

運用，寫話作文、著書立說、言談舉止……引
用、借用、套用、化用唐詩宋詞者不計其數。李
太白、杜少陵、李商隱、杜牧之、劉禹錫、王安
石、蘇東坡、李清照……哪個不是一次又一次乃
至無數次被反覆引用？取義命題，畫龍點睛，潤
色增彩，過從唱和……就筆者個人體會而言，似
乎無出其右者。還是主持詩詞比賽的董卿說得
好：「不管你是學什麼的，不管你是做什麼的，
詩詞始終是我們人生中最好的補充。」
也正因為如此，歷代以來，中國人莫不將唐詩

宋詞視為精神財富，更熱望將其傳諸子孫後代。
父教子，祖教孫，社會上「家學」唐詩宋詞的現
象早已蔚然成風，尤其新中國成立後一改文化教
育落後局面，民間學習唐詩宋詞的熱潮更是空前
高漲。我依稀記得，不要說區區「貧窮」二字阻
滯不了，即使所謂摧枯拉朽的「文革」也無法讓
其稍稍降溫。當年的「天天讀」厲害不厲害？遍
及神州大地，雷打不動，可是，「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多少人趁機偷偷在地下傳抄唐詩
宋詞？大家都在這樣做，不才雖也堪稱其中一
員，但人上有人，天外有天，豈敢自詡人先？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限於篇幅，恕不贅述。
唐詩宋詞集意境美、畫面美、語言美、形式美
於一身，魅力之大前所未有，無人能夠企及，無
人能夠拒絕，更無人能夠改變。這讓我想起那讚
譽母親雙乳的謎語：兩隻口袋一般長，裡頭裝着
萬年糧，平常百姓少不了，皇帝也要嘗一嘗。無
須贅言，唐詩宋詞不就是中華民族精神文化上的
「萬年糧」嗎？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唐宋以來，
上至帝王將相，下到黎民百姓，還真沒有幾人不
是吊在文學「萬年糧」這對飽滿的「雙乳」上長

大的呢！
人人都是唐詩宋詞的受益者，可當年在古詩詞
教育上，由於意識形態的需要，我們也曾有過一
定程度的偏見與狹隘。
那時我正讀中學，記得課本上的古詩詞選的盡
是些服務於階級鬥爭理論的內容，如「朱門酒肉
臭，路有凍死骨」、「誰在玉樓歌舞，誰在玉關
辛苦？」、「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襟。遍身羅
綺者，不是養蠶人。」等等，至於歌頌人性美之
類的則十分鮮見。而毛澤東的那首名詞《蝶戀花
．答李淑一》就更令人啼笑皆非了，當時雖也選
進了中學課本，但在「驕楊」的註釋上卻態度曖
昧，語焉不詳，弄得十幾歲的愣頭青們紛紛發
問，「楊開慧是毛主席的什麼人呀？」再後來，
以致到了上世紀70年代末，我們都成了鬍子大學
生了，卻還在那裡依據「上層建築都是有階級性
的」定見，討論唐代「山水詩的階級性」。
說來可嘆，直到80年代文藝的春天重回神州大

地，尤其是經過真理標準大討論，人們的思想得
到大解放之後，這種令人赧顏的現象才逐漸告別
舞台，淡出視野，唐詩宋詞（特別是婉約類宋
詞）這才得以以完整的體貌面見世人。如今，教
材上的古詩詞再也不是當年那般「一枝獨秀」
了。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完全可以預

見，作為中華民族精神文化上的「萬年糧」，唐
詩宋詞定然會代代傳承，千古永垂，萬世不朽！

文壇雙峰「萬年糧」

網
上
資
訊
有
真
有
假
，
假
到
真

的
一
樣
，
莫
如
大
家
記
憶
猶
新
二

零
零
零
年
降
臨
前
夕
的﹁
千
年

蟲﹂
了
，
一
九
九
九
年
除
夕
，
加

拿
大
那
邊
二
姐
便
致
電
爸
媽
，
提

醒
老
人
家
好
好
小
心
那
條﹁
大
蟲﹂
，

翌
日
通
電
話
，
才
知
兩
老
聽
過
消
息
，

居
然
為
了
這
條
子
虛
烏
有
的
千
年
蟲
整

夜
不
曾
好
睡
，
話
筒
中
傳
來
老
爹
的
呵

欠
聲
，
二
姐
就
怪
自
己
說
話
沒
有
說
清

楚
，
害
老
人
家
聞﹁
蟲﹂
白
驚
一
場
。

那
時
候
，
資
訊
網
絡
專
業
權
威
發
出

的
資
訊
，
誰
會
對
它
有
半
分
懷
疑
，
當

時
不
是
連
很
多
電
腦
精
英
都
忙
亂
過

嗎
？
後
來
請
教﹁
高
人﹂
，
才
知
道
原

來
是
為
了
他
們
自
己
的
商
業
利
益
開
出

來
的
玩
笑
，
這
樣
的
大
玩
笑
就
算
無
損

道
德
，
已
教
全
球
網
癡
如
臨
大
敵
、
心

驚
肉
跳
，
夠
惡
作
劇
了
，
至
少
我
家
兩

老
為
它
失
去
好
好
一
晚
甜
蜜
的
睡
眠
，
害
做
兒
女

的
內
心
不
安
，
也
是
罪
過
。

前
些
日
子
類
似
資
訊
又
有
朋
友
發
來
了
。
就
是

說
消
息
來
自
新
加
坡
電
視
台
報
道
，
說
今
天
晚
上

十
二
時
三
十
分
至
半
夜
三
時
三
十
分
，
極
度
危
險

的﹁
宇
宙
輻
射
線﹂
會
掠
過
地
球
，
這
段
時
刻
請

通
知
親
友
切
勿
開
啟
手
機
，
否
則
不
只
令
手
機
損

壞
，
而
且
危
害
身
體
健
康
，
詳
情
可
向G

oogle

查

詢N
A
SA
BBC

新
聞
網
。
但
是
該
網
站
根
本
並
無

一
字
提
及
這
段﹁
新
聞﹂
。

所
以
說﹁
又
有
朋
友
發
來﹂
，
是
因
為
有
人
說
這

消
息
多
月
前
也
曾
出
現
過
，
短
訊
中
的﹁
今
天﹂
不

是
指
今
天
，
看
來
這﹁
資
訊﹂
仍
有
可
能
不
斷
在
不

同
渠
道
發
放
，
其
中
玄
機
，
無
非
誘
使
人
家
好
奇
開

啟N
A
SA
BBC

，
達
到
為
該
網
站
宣
傳
的
目
的
，

好
等
人
家
知
道
有
這
麼
一
個
網
站
吧
，
就
跟
當
年

所
謂
千
年
蟲
的
商
業
目
的
如
出
一
轍
。

這
樣
的
假
資
訊
，
誤
信
了
它
還
可
節
省
三
小
時

能
源
，
總
算
無
傷
大
雅
，
如
與
商
業
無
關
不
妨
試

作
奇
想
，
會
不
會
某
些
家
庭
出
了
個
夜
半
網
癡
，

每
在
深
夜
十
二
時
半
至
三
時
半
時
分
打
機
，
家
長

群
組
為
了
兒
女
健
康
着
想
而
發
送
短
訊
干
擾
，
因

為
上
述
這
三
個
小
時
，
正
是
打
機
一
族
的
黃
金
時

段
。 資訊不可盡信

百
家
廊

張
衍
榮

方 芳

方寸方寸
不亂不亂

呂書練

獨家獨家
風景風景

連盈慧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伍呆呆

琴台琴台
客聚客聚

興 國

隨想隨想
國國

思 旋

思思旋旋
天天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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